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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申请廉租住房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现将申请家庭基本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监督电话：3224840
市中区民政局
2017年6月1日

2017年第一季度廉租住房低收入家庭公示

□崔向珍

故乡的院子紧邻着一方苇塘，童年的
夏夜里，萤火虫纷纷从苇塘边飞出来，在
暗暗的树影和草丛里飞来飞去，像是黎明
前微弱的星光在做不规律运动，一点点神
秘的萤火一次次闪耀在年幼无知的心上，
我常常不停地追随着它们的那点光亮奔
跑。我也曾经傻傻地问过父亲，这些会飞
的甲壳虫肚子里有煤油吗？

正在批改作业的父亲被我的傻样逗乐
了，他笑地前俯后仰地对我说：“你先自
己寻思着，我改完作业告诉你。”那晚上
的我，一点困意都没有，就静静地看着到
处飞舞的萤火虫们，坐在院子里的大槐树
下等着父亲的答案。父亲改好了最后一本
作业起身，把蒸馒头用的笼布拿在手里对
我说：“爹先给你捉几只萤火虫来看。”

高大的父亲把笼布展开，开始奔着萤
火虫的那点点黄绿色光亮撒开腿狂追，把
菜地里的南瓜秧都踩烂了不少，好不容易
才捉住了一只。他对母亲心疼南瓜秧的唠
叨充耳不闻，兴致勃勃地坐了下来，将我
揽到他汗湿的怀里问我：“看见笼布里的
萤火虫了吧？”我看着在笼布里依旧不安
分的那一点亮光高兴地说：“看见了！”父
亲又把笼布包凑到我的鼻子跟前让我闻：

“有煤油味不？”我使劲地凑上去闻了半
天，又使劲地摇摇头：“没有！”

那天晚上父亲告诉我，萤火虫的肚子里没有煤油，但是有
一种发光细胞，如果把很多萤火虫聚在一起，还能借着它们的
亮光读书呢。借着我的好奇，父亲又把《囊萤映雪》的勤学故
事讲给了我听，听得痴痴呆呆的我问父亲：“等我上学了，也
能像车胤那样读书吗？”爹听了我的话，摸着我的头笑笑说：

“傻孩子，车胤是因为家穷买不起煤油才囊萤读书的，你有煤
油灯照亮，就不用萤火虫了，我们一会就把它放了，萤火虫是
蜗牛的天敌，它可以帮我们保护庄稼。”

自从父亲给我讲了《囊萤映雪》的故事，对着那些黑暗里
飞来飞去的萤火虫，我的脑海里就会幻化出一大笼布萤火虫把
黑夜照得亮堂堂的，一个瘦瘦的小男孩正在高兴地读书的情
景。后来，我把这个小故事讲给我的小伙们们听时，他们一个
个傻愣愣地看着那些萤火虫，很有些不相信的样子。后来上学
了，学了自然常识和动植物学，对萤火虫的了解更深了，对

《囊萤映雪》的感触也更深了，自己也越来越喜欢读书，以至
于成为了一个无书不欢的人。

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的萤火虫越来越稀罕了，有时候想
起来故乡美好的夏夜，想起来囊萤苦读的车胤，想起来杜牧的
那句“轻罗小扇扑流萤”，想起来父亲手拿笼布透出的那一点
微光，总会把我已经中年的心微微地润湿一角，一种很朴实很
温馨很美好的感觉悄悄地蔓延，在喧嚣的城市里荧光闪闪。

(作者系山东省东营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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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良秀

芒种前后，田地里肥肥的麦穗逐渐饱胀
起来，宛若分娩前的孕妇，充实而丰盈。放
眼望去，那连成一片的金黄给整个大地涂上
了一层富庶与华贵。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麦收就是一场战
役。为了赶在天黑前把大田里的麦子收割下
来并拉到农场里，全家人常常要起个大早。
那时候，父亲和母亲拉着架子车，带着捆麦
子的绳子，扛着杈子，我则紧跟在后面，手
里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加班饭几个馒头、一包
咸菜、几个咸鸡蛋和一壶开水。

割麦，就像割草。把镰刀磨得快快的，
向麦子根部猛砍，麦子便轰然倒下。割麦子
时通常三个人一垅，割得快的在前面打头，
先割一把分成两股，把两头儿一拧，然后左
手拢麦，右手挥镰，唰唰唰，一会儿就割出
去老远。接着，第二个人开始跟着割，最后
一个人负责捆麦子。老人和孩子们，则跟在

后面忙着打捆、捡麦穗，争取做到颗粒归仓。
我不甘心做那些“零活”，也想学着大人

那样割麦子。母亲一边示范，一边向我讲解
动作要领：“右手拿好镰刀，左手反手腕抓住
小麦，一刀一刀地割。”起初，我的双手和脚
步配合不协调，显得有点手忙脚乱，不仅速
度慢，麦子也撒了一大半。母亲站在旁边，
表情显得很紧张，再三提醒，别让镰刀割到
小腿。

割过的麦子要码放整齐，等到下午天气
稍微凉快一点，地面有潮气时，就要把麦子
捆起来。捆麦子也是个技术活，须从成堆的
麦子下面抽出一把有些软的麦子，平均地分
成两组，把麦穗下面的部分用力地拧在一
起，搁在散放的麦子的中间，然后将其拦腰
捆起来。捆麦子也是需要力气的，如果捆得
太松了很容易散架。接下来，就要把成捆的
麦子用架子车拉到打麦场里去了。装车也不
容易，刚开始的两层比较好装，只要把麦捆
挨紧了放就可以。到了第三层时，父亲便会

用两头箍上铁尖的扦担往麦捆中间一扎，挑
起来往平板车上扔。母亲则站在平板车上，
把扔上来的麦捆摆放整齐。麦子一层层码上
去后，就要咬好茬口，咬不好茬口路上遇上个
坑洼或斜坡很容易翻车。在我们的共同努力
下，一车麦子很快就装好了。许许多多拉麦的
架子车和拖拉机从四面八方涌向麦场，尘土飞
扬，人声鼎沸。打麦场里人们的叫嚷和欢笑，
使麦场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夜里，银色的月光铺满麦场，大人们在
场上打麦子，我们几个小伙伴则爬上高高的
麦垛，伸出手指，极认真地数着天上的星
星。那时候，空气中总会弥漫着一股香甜的
味道，这是农人盼望已久的麦香，是实实在
在沁人心脾的麦香。

麦黄的季节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岁月
如流水般一天天滑过，可麦收的记忆在我心
底永远也挥之不去，成了我生命里不可或缺
的回想……

（作者系山东省济宁市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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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

芒种是24节气第9个，每年6月5日左右，太
阳黄经达到75°。芒种总的来说是麦类有芒作物
已经饱满成熟，即将进入急迫的收割。芒种当然
也是秋季作物谷、黍、稷等即刻播种的最忙季
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五月节，谓有芒之种
谷可稼种矣。”可见一般收与种就是这个意思，芒
种有一层读音的意思。芒种更是人们常说的三夏
大忙季节，夏收夏种和春播小苗作物的夏管，同
在这个节气进行，农活是比较繁重的。

在这个节气里是农民最辛苦的一段。家乡的
老人常说：“到了芒种节，黑白不能歇。”干活不
分黑白，吃饭不分早晚。一年的口粮都在这个季
节，不抢收抢种，谁会给自家一年的饭碗开玩
笑，粮食成熟了，一个抢字就不显得那么扎眼
了，大家都在抢，粮食不进仓，谁也不敢停下脚
步，家乡好称“抢芒种”。芒种给了咱农民是一种
勤劳和朴实，是对一粒粮食的爱，那个抢是温暖
人心的。“三麦不如一秋长，三秋不如一麦忙。”
秋季作物，可以等一等靠一靠。芒种节里的小麦
是不容农民迟疑的，只有抓到手里才叫粮食，种
到地里才有希望。如果在这里你怠慢了节气，赶
上连雨天，你会欲哭无泪。

记的我初中毕业回到家，放下老书包；第一
走进的就是这芒种节，拿起镰刀，跟父亲去割
麦，加入了全村抢芒种的队伍。从此我记住了我
人生扎扎实实干的第一个节气，叫芒种节，是收
获父亲的胜利果实，沉甸甸的小麦是父亲用双手
辛辛苦苦种出的，我知道芒种是送给父亲一个丰
收满意的终点站。父亲很高兴，父亲给我讲了咱

农民的芒种，就是收麦子，就是回报，一麦顶三
秋，芒种芒种，连收带种，不容易啊！其实，我
开始跟庄稼打交道，父亲没少教导我，种啥收啥
都在这24节气里。芒种在24节气里是一个比较重
要的节气，第一次我便牢牢记在心里。

“五月芒种不动镰，四月芒种收一半。”节气
在父亲的眼里就是一本烂熟的书，流年给他装订
的很精美。你的诸多不懂，父亲会娓娓给你道
来，这就是五年二闰赶的，如果是上半年闰月，
四月芒种一定收了一半；如果赶上下半年闰月，
那五月芒种就不可能动镰，还的往下推迟；这就
是节气的变化，种地人会时刻注意着节气的到来
以便农事的安排。

咱老百姓忘记了初一十五的日子可不能不知
道节气的到了。我小时候跟父亲一块赶年集，父
亲首先要买一张灶老爷让我拿着，是印在一张白
纸上的版画，也不好看呀。回到家父亲把灶老爷
端端正正贴在锅屋的灶台上，每天烧锅盛饭都能
注视到灶老爷。后来我才发现，灶老爷是一个方
面，更主要的是要看灶老爷下面的24节气令，什
么时候是什么节气，什么该收什么该种，这才是
咱庄稼人时时挂心的。节气在那面墙上对着我们
的一日三餐，提醒着吃着的人别忘了种；如果你
错过了节气，那你的碗里一定会少了这种农副产
品的果实和香味。

节气到了，父亲会第一时间告诉母亲，也会
告诉我们。芒种到了，母亲开始准备家里的，腾
好地方，缝好口袋，收拾房屋还有吃的。父亲会
把使用的家什修整一番，三牛担二牛盘，辘轳郭
子防火桶，叉把扫帚扬场掀，镰刀磨石茶水罐；
父亲很细致，只要是在这个节气里需用的，父亲

都能想到；我渴望的是母亲能多煮一些鸡蛋。种
的东西也要准备，肥料种子和农药，有的时候正
在收割，突然落雨了，就得要种子下地，春争日
夏争时，赶早不仅晚，遇上干旱，耽误农事是要
减产的。

芒种给农民送来了丰收也种下了希望。芒种
有更多的鲜果和你面对面，大棚西瓜拥满集市，
黄橙橙的杏青红相交的大甜桃，走街串巷的吆喝
叫卖声，抑扬顿挫，挑逗着你的味蕾，总是说不
吃，最后还是经不起诱惑，买它个大包小包往家
提。芒种给种者一个收入的节气，你不负地，天
不负你；你的辛勤终有回报；父亲时常交待我们
这样做。农活不苦，我做什么？虽然我忙，都是
我想要的，我忙我快乐着；芒种压迫我们一个伐
的身体，可给了我们一颗勇敢的心。一年一年的
芒种，才让我过的很出息。

芒种热浪的烘烤是初夏的端倪，我的皮肤一
向不堪一击；可父亲赤铜色的皮肤，不在乎任何
骄阳的敲打，炎热能把他皮肤里的水挤出来，挤
干挤成一张滚烫的锄头，可赶不走他在地里劳作
的身影。那时粮食进仓了，都擦干了背脊的盐碱
汗，父亲要扶持小苗在夏季成长，有钱难买芒种
旱，抓紧小苗锄一遍，六月连雨吃饱饭。芒种节
怎么不想起父亲，芒种节是父亲战天斗地的时刻。

芒种到了，早已今非昔比，农人再也不用流
那么多的汗，抢收抢种还是那么有条不紊地进行
着。以前的那种苦留在笑谈间或者渐渐远去。芒
种麦已熟，谁还再开镰；西风烘穗干，机械开进
田；税赋千年免，粮仓万户填；麦收玉米播，除
草药一遍；只等秋后边，囤满摺攀巅……

（作者系台儿庄区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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